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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拍子 □杨红军

绘图绘图 吴芳吴芳

“又没钱了。爸爸妈妈，给我打一千块钱
吧，下雪了，真冷。”编辑短信，附上银行卡号，
群发，这套程序我做得很熟练。我承认，我是
个很没创意的骗子，可再老套的骗局，也会有
人上当。我悠闲地靠在椅背上，缓缓地向天空
吐着烟圈，我很有耐心地等着，一条或若干条
上钩的“鱼”。

手机铃声响起，来电话了。今天运气真好，
居然这么快就有“鱼”咬钩，我兴奋地扔掉烟，调
整好情绪准备扮儿子，同时也对这条匆忙扑过
来的傻“鱼”充满了同情。当年，我如果不是被
最好的哥们儿骗去搞传销，没准儿现在也是高
级白领了。唉！那时真是惨啊，丢了工作，赔了
积蓄，跑了女朋友，我失魂落魄地躺在简陋的出
租屋里，就像被抽去了脊骨的狗。好在我还算
聪明，从哥们儿的骗局里找到了赚钱的捷径，才
干了三年，就在城里买了房子，女朋友也答应过
完春节就跟我结婚。

“小辉！真的是你吗？”电话那头，一个女人
迟疑地问，似乎怕吓着我。她的嗓音沙哑干涩，
听起来已经不年轻了。

“妈，我是小辉啊，我换了个手机号，你就听
不出我的声音了？”我入戏极快，看在一千块钱
的分儿上，我就像在自己亲妈面前撒娇一样。

女人愣了片刻，喜极而泣：“瞎说，妈怎能听
不出你的声音？你这傻孩子，咋这么长时间不
跟妈联系，妈都快想死你了！”她絮絮地说着，问
我大四课程紧张不？能不能吃得饱？米兰，

“我”的女朋友，是不是还经常跟我联系？那唠
唠叨叨的样子，还真像我妈。不知怎么的，我今
天的感觉有些异样，我很老实地告诉她，我找到
了好工作，答应米兰一毕业就结婚，然后再把她
接过来。她呵呵地笑了。

“小辉，今年可不要再让手生冻疮了。”“妈，
我不冷。”话脱口而出，我诧异极了，这是骗子应
该说的吗？

“你呀，就会宽妈的心，妈知道你从小就怕
冷，一到冬天，手脚就像冰蛋蛋。你还记得吗？
妈都是把你的小手拿到我的胳肢窝里暖着啊。”
我怎么会不记得？我爸走的早，妈又下了岗，她
就在街头摆个小摊儿，卖些袜子、手套维持生
活。小时候，妈都是把被窝暖热了才让我躺进
去。伴着她的体温睡觉，做梦都香甜。有好多
次，我梦见自己长大了，在舒适的大房子里给妈
妈捶背揉肩，她笑着的脸像盛开的花。可是，现
在一切都好了，那舍我而去的母亲，又能到哪儿
去享受儿子曾经许给她的幸福呢？我以为，我
的心早已变得坚硬，但是此刻，它在我的胸腔里
跳得却是那么痛。

我的沉默似乎让她感到了不安，她的语调
立刻急切起来：“小辉，先陪妈说会儿话吧？妈
输完液就去给你汇钱。”我的心猛地一震，想起
刚毕业时母亲交代我的话：儿啊，咱人穷志不
短，不管到了啥时候，都要挺直了腰板儿活着。
可是，对这位和我母亲一样的女人，我又做了些
什么呢？

“阿姨，不好意思，我……我……”我一直很
得意自己的口才，今天，一向利索的嘴皮子却不
利索了。

手机里传来了啜泣声：“好孩子，先别急着
挂电话好吗？从一开始，阿姨就知道你说了
谎。对不起，阿姨也骗了你。”她的哭声揪紧我
的神经，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儿子小辉，十
年前已经不在了。那个冬天，我给他寄的羽绒
服，他没来得及穿就出了车祸。孩子，你的声音
和小辉的太像了，阿姨就是想和你多说说话
呀！”

“妈！你多保重，我有时间就回家看你！”我
的话又一次脱口而出，脸上热乎乎的，有泪水悄
悄滑落。

我认识松希时，他在街头摆地摊儿，后来，他推辆二八自
行车，车把上挂个“专修水电”的纸牌子在路边招揽生意。

那时的松希很落魄，可是松希技术好，家里的电器、水暖
出了问题，我都找他来解决。这人有股聪明劲儿，利索，爱钻
研，再难的活儿，到他手里准能搞定。可我烦他大大咧咧，嘴
不值钱，爱拉呱儿。松希是个见面熟，不把自己当外人，见桌
上的烟就抽，抓着水果就吃。

那天中午，我正洗澡，浴霸坏了，冻得我直哆嗦。老伴儿
说：“叫松希来修吧。”我知道老伴儿对他印象好。记得松希第
一次来我家修水管，老伴问他：“你叫啥？”“松希。”“哦，送喜，
这名字好，吉利呢。”

拨通了松希的电话，我听见话筒里嗡嗡响。
“你谁呀？”
“我是你蓝叔。家里的浴霸坏了,你来给修修。”
“哦，我正忙，等一会好吧？”
“好,好。”
下午2点，我打电话催他，松希说：“快了快了，马上就到。”
4点，我又打电话，却没人接了。
得，你急他不急,反正是咱求他。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松

希骑着摩托车背个大挎包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一进屋，他就
抓起茶杯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松希说，下午到一家修电视
机，那个难修，不过总算搞定了。松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呼
呼地直喘粗气，说：“那老两口是前天预约的，没办法，干咱这
行的，得讲信誉。”

松希来到卫生间检查浴霸，我打着手电筒给他照明。他
先是用电笔这儿量量那儿探探，没有发现啥毛病，后来把机器
整个拆下来，原来是顶棚的线头烧断了，重新接好，浴霸亮了。

老伴儿夸：“你真行！多少钱啊？”
松希一边洗手一边说：“嘿嘿，老婶子，咱不多要,20元的

上门费就不说了，你给60元吧。”
“咋恁贵啊？”老伴儿皱起了眉头。
“不贵啊，就这我还少说了呢。现在修浴霸市价至少150

元，不信你上街打听打听。”松希说。
我也有点儿生气了：“松希呀，俺们都是老客户，你就不能

少要点儿？”
松希好像很委屈：“这个价真没多要，要不就给50？谁

叫咱是老朋友呢！唉，干咱这行，质量要保证，信誉最重
要。那天你们后院的老李头见我，说街头广告害死人。我
问他咋了，他说他家水龙头流量小，想修，找我找不到，只好
打街头小广告上的维修电话。那人一看，说水龙头坏了，得
换新的，上街买了就安上了。一算账130元，水龙头90元，
上门费 40元。我到他家一看，旧水龙头能用。把污垢一
清，安上，水哗哗直流。恰好那天老李头的儿子和女婿都在
家，很生气,当即给那个人打电话。那人一看老李头全家都
怒了，就乖乖地把钱给退了。这人其实我认识，叫王涛，俺们
是街坊。人不能坏良心，我最鄙视这号人。”松希说这话时，
一脸正气。

松希走后，老伴儿嘀咕：“我咋觉得这孩子现在成了嘴拍
子？”

“质量要保证，信誉最重要。”回味松希这句口头禅和他那
做派，我也觉得怪怪的。

后来在院里我碰到老李头，问起修水龙头的事儿。老李
头一脸茫然：“俺家的水龙头好好的，没有叫谁修过啊。”

注:嘴拍子,洛阳方言,能说会道,只说自己的好。

小雷今年三十了，还没谈过恋爱，很多姑娘一听说他没
车，就以各种理由不再跟他继续谈了。受了多次打击后买车
成了小雷最迫切的愿望。

终于，钱攒够了，小雷买了一辆轿车。等手续办完，
那天一大早，小雷就开着他的新车上班了。谁知，走在路
上，他不是被抢了车道，就是被后面的喇叭催，小雷一路
狼狈，终于把车开到了公司楼下，一看表，惨了！以前坐
公交车都能提前十分钟到公司，那天居然迟到了五分钟！

同事得知他迟到的原因，给他支了一着，让他在车后窗贴

一张“新手上路，请多关照”的贴纸，保证一路畅通。
小雷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别说，还真管用，不管是

大车、小车，高档车、低档车，都“礼貌”地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
离，小雷行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居然提前二十分钟到了
公司。

小雷后来又屡屡尝到当“新手”的甜头：公司举办篮球
赛，由于他是新手，对方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安排了一个
最弱的人去防他，就在比赛最后一分钟，小雷投入了关键
性的一球，取得了胜利，小雷一下子成了英雄；冬至时包饺
子，姐姐见他包的饺子实在太惨不忍睹了，就让他一旁歇
着去。小雷说:“没办法，我是新手嘛!”乐得在一旁看姐姐
们忙活。

一天，又有同事介绍姑娘给小雷认识，这下可不怕因为
自己没车让姑娘再跑了吧。小雷开着他那辆新车，满怀信心
地来到咖啡馆和姑娘见面。姑娘叫小蓉，年轻漂亮，娇小玲
珑，小雷一下子就心动了。两人聊得很投机，都有相见恨晚
之感。最后，小蓉忽然问道：“雷哥，你以前有过几次感情经
历啊？”

“我？”小雷意识到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认真地望着小
蓉的眼睛，想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可小蓉的大眼睛深幽幽的，
还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一点儿也看不出什么来。到底是
说没有谈过，还是说谈过一次？两次？还是多次呢？小雷最
后决定使用自己的“撒手锏”。

“我是新手！”说完小雷长舒一口气，“这么多年来，我忍
受住了孤独和寂寞，一直在等待心中的那个她，而就在今天，
我终于等到了！”小雷说完深情地望着小蓉。

“对不起，恐怕我们不太合适，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
的人，需要找一个能照顾我的人，而你还是一张白纸，我
又怎么放心把自己交给你呢？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
了。”

“我可以照……”“顾”字还没说完，小蓉已经起身，留下
一缕幽香飘散在空中。


